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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後軍事政變時期的民主抗爭： 

女性參與角色之探討及對 

緬甸政治文化的影響

林佾靜*

摘要

緬甸軍方於 2021 年 2 月 1 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翁山蘇姬領導的民選政

府並以軍事鎮壓反對勢力，全國抗爭行動升高為新一波的「緬甸之春」的革命

浪潮，從和平示威擴大到武裝對抗，緬甸進入全面的內戰狀態。女性的廣泛及

多元參與成為反對運動的特色，跨越世代、宗教、族群、社會階級及城鄉區域

的婦女積極參與示威抗議、前線作戰、國際聲援及社會動員等活動，其所展現

的主動性及能動性形塑緬甸民主運動的新型態，除呈現緬甸民主化、網路社會

及青年世代對女力公共參與的影響，亦揭顯在緬甸軍權及父權主義形塑的權力

及社會關係下，女性群體長期被邊緣化的政治及社會角色。本研究將探討緬甸

女性參與民主抗爭的動機、社會背景、政治訴求及行動態樣，以及對後政變時

期政治發展的影響力，呈現女性角色在緬甸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限制、轉變及創

新，以及對緬甸政治文化產生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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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yanmar military launched a coup in February 2021, overthrowing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led by Aung San Suu Kyi and implementing a 
military crackdown on opposing forces. The nationwide protests escalated into a new 
wave of revolution, known as the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wher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grew into armed resistance, leading Myanmar into a full-scale civil 
war. The widespread and divers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has become a central piec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Myanmar. Women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religions, 
ethnic groups, social classes, and rural-urban area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frontline combat,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effort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ir proactive 
and dynamic involvement has shaped a new pattern of Myanmar’s democratic movement.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Myanmar’s democratization, digitalized society, 
and the youth generation on women’s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long-
standing marginalized political and social roles of women under the power dynamics 
shaped by military rule and patriarch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soci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demands, and 
patterns of action of Myanmar women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mocratic struggle,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post-coup period. It will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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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s, transformations, and innovations of women’s roles in Myanmar’s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xamine the shaping influence they have had on Myanmar’s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  2021 military coup, nation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 post-coup era,  
 participative role of Myanmar’s women,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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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緬甸自 1948 年獨立建國以來，反抗軍事威權的民主運動從未停歇，然而

始終缺乏女性的廣泛參與及政治意涵，反映出緬甸政治體制在「緬族中心」

（Bamar-centered）及父權主義（patriarchy）的影響下形塑出男性家長制的政

治文化。1 直至 2021 年 2 月 1 日發生政變，緬甸婦女在抗暴反威權的民主抗爭

中發揮關鍵力量，才逐漸改變性別及族群邊界的僵固性（Nandar & Quadrini, 
2023）。時逾四年，在各類抗爭型態中女性參與均超過六成，行動模式多元包括

示威抗議、前線作戰、政治領導及跨國連結等角色（Khan, 2021; Than, 2024），
除參與群體來源多元，亦顯見女性的領導及動員角色，成為全國反抗運動的核

心要素，並開創緬甸民主運動的新頁。

2 月 1 日緬甸國防軍（Tatmadaw）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以

2020 年大選舞弊為由發動政變，2 引起全國各地的譴責撻伐，軍方對於高漲的

反對聲浪始料未及，認為施以武裝鎮壓便可快速遏止，卻促使全國各地加入抗

爭活動，進而催生了新一波「緬甸之春」（Myanmar’s Spring）革命浪潮，3 抗

爭能量持續升高，成為緬甸近代史上參與人數和動員最大規模及連結性最強的

反對運動，反映緬甸民主化、網路科技、公民社會發展及 Z 世代崛起的深遠影

響（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5-788; 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65-
99），時空背景亦已不同於軍政時期 1962 年、1988 年、1999 年及 2007 年的民

運（Brighi, 2022, pp. 5-6）。其中，緬甸婦女在抗爭行動扮演的核心角色前所未

見，從和平示威、倡議動員、社會救助、國際聲援乃至前線戰鬥都發揮重大功

能，逐漸釋放緬甸女性長期受到壓抑及漠視的公共角色及社會動能。政變後的

1 緬甸國家發展建立在以緬族（Bamar）為中心的國族認同及政治發展，長期對其他民族造成排除
與邊緣化，被稱為「大緬族主義」或「緬族沙文主義」（Burmese chauvinism）。而對男性地位的尊
崇形成父權主義的家長制度，影響所及涵蓋性別、家庭結構、社會規範及政治參與等面向。而男性

主導的軍政體制及政治論述更加強化父權主義的制度建構及社會涵化（Lau, 2021; Moet & Bradley, 
2024, pp. 1-4）

2 2020年 11月緬甸舉行國會大選，翁山蘇姬（Aung San Suu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下稱「全
民盟」）超過八成得票率，獲得壓倒性勝利。依據 2008年憲法掌握國會四分之一席次的軍方於
2021年初以選舉舞弊為由發動政變。

3 自緬甸軍方於 2021年 2月 1日發動軍事政變，在首都奈比都（Nay Pyi Taw）、大城仰光
（Yangon）的街頭示威抗議擴大成為全國性的反對運動，被稱為「緬甸之春」的人民革命（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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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聲浪來自四面八方，成衣廠女工是最先上街示威抗議的群體，防疫前線的

醫護人員則是催生公民不服從運動，跨越族裔、世代、宗教、城鄉及社會階級

的女性群體始終走在抗爭前線，校園青年、女權人士及少數族裔女性的參與活

躍，並運用女性特質及創新作法強化抵抗行動，民主抗爭呈現草根參與、自主

動員及跨域連結的特性，反映緬甸 2010 年民主轉型過程中政治與社會變革催生

的草根動能、新世代思維及女力的躍升，使得一開始的示威抗議升高成為人民

革命的戰鬥（Vrieze, 2024, pp. 1-10）。
緬甸自 1962 年進入軍事專制時期，長達 50 餘年的軍權統治強化緬族中心

及男性尊長的政治領導體系，系統性的排除女性、青年及少數民族的政治參

與，使得緬甸政治發展、民主進程及反對運動多以緬族政治菁英為主導角色。

直至 2010 年登盛（Thein Sein）政府時期回歸文人政府體制，並開啟民主化進

程（林佾靜，2017，頁 105-120），此後的十年間是緬甸開放改革快速及網路社

會成形的時期，雖軍方仍掌控國家核心權力，但公民社會力量逐漸壯大，在民

主化及網路科技的催化下，提供新舊世代女性公共參與的契機及場域，同時社

會氛圍及民眾認知也逐漸轉變，這些變革帶來的社會動能也反映在 2 月政變之

後的民主抗爭，但勝於女性參政的意涵，而是呈現由下而上催生國家及社會變

革的女力萌發。

緬甸反抗運動中累積的女力動能，正在影響後政變時局的國家政治發展

及社會轉型，特別在性別與族群平等議題已現新思維，由「全國民主聯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簡稱「全民盟」）與部分少數民族首腦成立

的「全國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4 成為對抗軍政府的

「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在組建新政體的建制、政治領導及決策

過程強調女性參與的重要性，並納入更多性別平權及反歧視與暴力的政策和規

範（“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下節將探討緬甸軍事政變之後女性參與抗爭行動的動機、族群屬性、訴

求及行動樣態，呈現在緬甸國家建立、社會發展與民主抗爭歷程中女性角色的

4 緬甸軍事政變後，2020年當選的新任國會議員成立「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 CRPH），作為反對軍政府的立法機關，並於 4月 16日成立 NUG，
內閣成員由 2020年當選的議員、少數民族領袖成員等反對力量所組成，形同對抗軍政府的平行政
府或在外運作的影子政府。NUG名義上遵奉遭軍方拘禁的總統溫敏（Win Myint）為首腦，副總統
為克欽邦（Kachin）的杜瓦拉希拉（Duwa Lashi La）亦為代理總統，作為對抗軍政府的平行政府或
影子政府，組織運作可參考緬甸 NUG官方網站：https://nugmyanm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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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及創新，正在形塑緬甸未來的國家發展及政治文化的新貌。

貳、緬甸女性在緬甸政治發展的角色之形成與限縮

一、英國殖民時期、建國時期及軍事統治時的女權發展及限制

在緬甸近代政治發展過程中，2 月政變之後的民運並非是女性政治參與的起

點，而是始於英國殖民期間，並延續至戰後建國後各時期的民主運動。直至緬

甸 1948 年獨立初期，緬甸都是女權發展進步的國家，女性享有高度政治自由與

社會權益。1919 年成立的「緬甸婦女協會」（Burmese Women’s Association）
是第一個本土婦女組織，之後緬甸女性也活躍於反殖民的獨立運動，並成立對

抗殖民統治的婦女團體，提倡本土手織布品及保存緬甸文化與佛教。另，該期

間，不僅女性政治菁英，來自草根的農婦、女工、記者及學生等族群也活躍於

公共事務，提倡男女平權及女性參政的風氣熱絡。此外，婦權發展迅速，1922
年女性獲得投票權，僅遲於殖民母國英國四年；1926 年成立的「緬甸婦女委

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n Burma）加入國際婦女組織，並於 1931
年代表緬甸婦女要求英國殖民政府實行婦女平等法案。1927 年首度有婦女發

動反對性別歧視的抗議活動；1932 年出現首位女性國會議員 Daw Hnin Mya；
1952 年再出現首位女性閣員 Claribel Ba Maung Chain，均標示緬甸婦女參政

的里程碑。在社會地位方面，緬甸婦女可保有原屬家族名謂及財產，亦可經營

產業，緬甸女性活躍於媒體、政治評論及公共參與，是戰後亞洲女權最興盛的

國家。1948 ～ 1958 年的建國十年間，緬甸實行議會民主制度（parliamentary 
democracy），女性參政比例增加，亦允許女性政治領導的角色，但僅被視為延

續家族權力的目的（Tun et al., 2019, pp. 1-9），另一方面緬甸佛教的社會制約

逐漸擴大，首任總理吳努（U Nu）就曾試圖將佛教立為國教，在於鞏固緬族中

心的國族建立（“Buddhism and State Power in Myanmar,” 2017, pp. 3-6; Smith, 
1965, pp. 230-280）。直至 1962 年尼溫（Ne Win）軍政府成立之後的數十年，明

確排除女性在政府及軍方政黨的角色，軍權統治體制結合緬族、佛教及父權主

義三者相互連結透過領導體系、社會規範及制度強化對女性的公共角色與社會

地位的限縮。

緬甸自二次戰後獨立建國以來，經歷民主政府（1948 ～ 1962）及軍事統

治時期（1962 ～ 2010），不論政治體制為何，歷屆領導人及政治菁英均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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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長，女性長期被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反映深受父權主義建構的主流價值、

社會規範及政治體系（New, 2003, pp. 7-10），緬甸政壇長期呈現「老男人的世

界 」（an old man world）（“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 pp. 3-7），女性公共角色及政治參與長期受到規範性

的壓抑。1962 至 2010 年的軍政時期，則是遂行制度性的排除，禁絕女性進入

政治領域，如禁止女性從軍，在軍人領政下，等同斷絕女性參政的機會，鮮少

有女性進入政府決策體系。然而，女性參與民運及伸張女權的動能並未停止，

如 1988 年 8 月 8 日的民運（8888 學運事件）及 2007 年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都可見活躍的女性民運人士，8888 學運事件中，逾 500 名的女性政

治犯繫獄（Lau, 2021），惟參與的女性族群仍被視為從屬次要的角色，至此，民

運或社會改革運動仍被視為緬甸男性的政治事業。

緬甸婦女面臨的角色限制及性別歧視源自宗教教義、社會規範及制度

障礙，涵蓋教育、勞動及公共參與的機會不均，亦被排除在國家建立及政

治 參 與 的 領 域 之 外（“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Myanmar,” 
2018）。緬甸社會視為女性為與政治無涉的弱者，僅適合操持家務、生兒育

女的單一角色，女性亦應服從男性及長者的倫理道德，建構「男性屬於戰

場、女性屬於廚房」的主流論述，進而強化緬甸男性主導的軍事體系及尊長

中心的社會結構。緬甸國族建立過程深受上座部佛教（Theravada）涵化的

影響，根本性的確立性別從屬關係，以及切割「我者」與「他者」的社會

對立關係（New, 2003, pp. 7-10）。緬甸佛教主張男性具有特有的「精氣」

（hpon），因此擁有更高靈性，這貫穿緬甸社會空間及性別階級的核心概念，

建構「男尊女卑」的神聖性與正當性。在宗教制度上，認為男性比女性更可

能到達涅槃或成佛，因此和尚地位優於比丘尼，5 這也形塑出緬甸社會的價值

體系與性別空間，並投射到家庭生活與公共領域（Lau, 2021; New, 2003, pp. 
7-10）。緬甸有近九成人口為佛教徒，涵蓋緬族、克倫族（Karen）、若開族

（Rakhine）、撣族（Shan）等族群，6 佛教文化的影響力廣泛而深固，宗教要義 
規範男女上下內外有別的社會關係（New, 2003, pp. 9-10），也與國家權力運作

有共生關係（“Buddhism and State Power in Myanmar,” 2017, pp. 3-6）。不論是

5 緬甸屬小乘佛教（Theravada Buddhism），認為男性比女性更具修佛的靈性，在佛教教義及僧侶制
度下，男性被鼓勵追求更高的佛性與領導地位，終其一生都須入廟修行，僧侶地位崇高，而女性則

是被要求善盡家庭照顧者的角色（New, 2003, pp. 7-10）。
6 其他宗教為基督教人口占 6%，穆斯林人口占 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3, pp. 4-5）。

05-2-林佾靜_p071-108.indd   77 2026/3/3   下午 04:58:23



78　民主與治理　第 11 卷第 2期

民主或軍事體制均奉佛教為上位，1948 ～ 1958 年時期的吳努政府曾試圖設立佛

教為國教而未果；1990 ～ 2010 年軍政府正式稱緬甸為佛教的緬族國家，藉以

強化以緬族男性為主體的國家權力體系。緬甸的軍事機關是規模最大的社會組

織，而緬甸又是內戰歷時最久的國家，軍方藉機不斷擴權，並透過武裝化國家

機器壟斷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Tun et al., 2019, pp. 5-7）。
緬甸以緬族及佛教人口居多，7 軍方透過結合極端宗教勢力強化 2008 年憲法

的正當性，藉以鞏固緬族統治及以軍領政的體制，這成為緬甸國家分裂及社會

衝突的源頭，並呈現在對女性歧視及壓迫的形式（“Buddhism and State Power in 
Myanmar,” 2017, pp. 6-8）。緬甸佛教信仰中賦予男性崇高地位鞏固軍政體系，

之後 50 餘年的軍事統治強化父權主義的制度規範，視參政及戰爭為男人專屬

領域，世代傳輸男人需具英雄氣概並為國家奮鬥；另一方面則是強加女性的家

庭角色，限制其社會地位及政治參與的機會，如在戶籍及國民身分證的欄位，

女性被註記為家眷或被扶養人，在入學申請及戶籍登記，以女兒父親稱謂為主

要身分辨識，更加鞏固男尊女卑之堅不可摧的社會結構（Tun et al., 2019）。8

宗教及軍權的雙重箝制，使得緬甸的政治文化始終呈現僵固的家長制度，並貫

穿家庭到國家的權力關係，鞏固在「緬族—佛教—軍權」（Bamar-Buddhism-
Military）三者相互建構的權力體系與社會制約（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85-86）。在這時期，緬甸內戰持續，武裝衝突地區的婦女成為各方暴力下的脆弱

族群，因而催生若干婦權組織，較活躍者如「緬甸婦女聯盟」（Women’s League 
of Burma, WLB）、「撣族婦女行動網絡」（Shan Women’s Action Network）、「克

倫婦女組織」（Karen Women’s Organization）等，直指緬甸父權體系對婦女及非

緬族人民的迫害。這些婦女組織在緬甸民主化時期更趨活躍，2 月政變之後成為

有力的反對力量，並創造跨越族裔、宗教及地區的婦女對話與協作平台（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85-86）。

二、登盛政府至翁山蘇姬文人政府的民主化進程

緬甸女性的公共參與雖受到限制，但動能始終旺盛，自 1990 年代以降女

7 緬甸為多元民族的國家，最大族群為緬族占總人口 68%，撣族占 9%，克倫族占 7%，若開族占
4%，華裔占 3%，印度裔占 2%，孟族（Mon）占 2%，其他少數民族占 5%（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25）。

8 以翁山蘇姬的姓名為例，翁山（Aung San）取自父親之名，蘇（Suu）源自祖母名，姬（Kyi）則
取自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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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投入民運及人權運動長達數十年，尤以 2010 年總統登盛結束長達 50 餘年

的軍事統治，開啟民主轉型，公民社會力量崛起，帶動婦女運動的活躍，女性

的公共參與更為顯著易見，尤以在媒體及人權領域的角色更為顯著，如於 2010
年成立的婦女組織「三角婦女組織」（Triangle Women Organization）即致力

賦權女性在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並推動和平、性別平等及建立公平與民主的

社會。另一方面，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得以返回緬甸，不乏女性異議人士，

多數曾參與 1988 年學運事件，包括緬甸社會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緬甸婦女聯會（Burmese Women’s Union, BWU）及 WLB，返回緬甸之

後積極參政，進入國會提倡女權，並催生新興女權組織及協作平台，如「緬甸

婦女組織網絡」（Women’s Organizations Network of Myanmar）、「和平進程性別

包容聯盟」（Alliance for Gender Inclusion in the Peace Process）。此外，少數民

族的女權人士亦活躍其中，如克欽族 May Sabe Phyu 領導的「性別平等網絡」

（Gender Equality Network）。2013 年緬甸政府推動的「促進婦女權益的國家策

略計畫」（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則是第一個由

政府啟動促進婦女福祉的公共政策（Mra & Livingstone, 2007, pp. 243-264）。
翁山蘇姬領導的全民盟贏得 2015 年大選，於 2016 年首度執政，以新設的

國務資政成為國家實質最高領導人，亦是東南亞最具聲望的女性領導人，為緬

甸女性參政權帶來新契機，2015 年女性全國當選席次為 13.7%，創下史上最高；

2020 年大選，女性席次更創新高至 16%（Tan & Weiss, 2024, pp. 4-5）。翁山蘇

姬被視為緬甸女性參政的里程碑，惟 2016 ～ 2020 年的執政期間，政府官員與

國會議員等政治菁英仍多以年長男性為主，軍事統治期間深根蒂固的守舊政治

文化仍限制青年與女性群體進入政治核心（Bhattacharyya, 2023）。此現象除受

到 2008 年憲法保障軍方政治權力之外，政黨文化仍深受父權主義的影響，緬

甸有近百個政黨，僅有極少數政黨撤除婦女保障名額或制定促進女性參政的政

策，各政黨高層普遍為男性尊長，女性候選人與婦女相關政策訴求並非選舉主

流，連女性選民多數也偏好男性年長候選人（Latt et al., 2017, pp. 1-6），這顯示

除軍方掌握的國家權力體系及社會傳統仍箝制女性的社會角色。9 在這個時期，

女性的政治參與仍受到結構性及制度性的限制，但在婦女權益、性別平等及反

暴力的倡議活絡，草根動能逐漸累積，見諸於婦女團體及女性維權人士的活躍

9 根據 2008年憲法保留軍方四分之一的國會席次，確保男性主政的特權；另在社會文化方面，女性
參政的障礙來自社會觀感、性別暴力及家長主義的民主制度（Tan & Weiss, 2024,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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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並在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如全民盟政府與婦權團體建立對話及諮商關

係，並通過「防止婦女受暴法」（Preven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aw）

及施行「促進婦女權益的國家策略行動計畫」，說明在政府及社會層次都開始正

視軍權與父權主義下對女性的不平待遇（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67-71）。
翁山蘇姬是緬甸深具影響力的女性政治人物，亦是緬甸民主共主，更在

2016 年成為緬甸實質的國家領導人，但其僅為特殊案例，並非建立新典範，即

未及翻轉女性角色的窠臼（Marlar & Chambers, 2023, p. 72; Moe, 2015），政變

前的緬甸政壇仍呈現「老男人的世界」（“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 pp. 3-7）10。另一方面，緬族與少數民族的衝

突對立關係持續，國防軍更以擴大軍事武力鞏固軍方優越地位的正當性，以及

強化「緬族中心」的政治領導（林佾靜，2024，頁 143-147）。事實上，不論是

軍方體系或全民盟政府都呈現「緬族中心」的政治領導，全民盟政府任命的多

數閣員來自全民盟的緬族菁英（黃瑞黎、Paddock，2021），翁山蘇姬為唯一的

女性閣員，顯示民主化之後的文人政府仍延續緬族政治菁英統治，從中央到地

方層次依舊維持男性尊長中心的決策模式，整體對於女性的社會規範及偏見並

未改變，這成為促進婦權最大的障礙（“Elevating Women Leaders in Myanmar,” 
2021）。2008 年憲法鞏固軍方優越地位，延續父權主義的權力體系，即使進入

民主轉型，女性的政治參與仍大受制度及社會規範的有形限制與無形壓抑。在

制度面向，2010 年，敏昂萊成為新憲法下第一任的國防軍總司令，自我定位為

憲政秩序的守衛者（吳丹敏 [Myint-U, Thant]，2021/2021），這意味著延續及

強化了緬族男性主導的國家權力體系，也說明廢除軍方制定的 2008 年憲法為

何成為婦女族群在內的各方反對勢力共同政治訴求。而在社會規範方面，即便

全民盟政府開始重視改善婦女社會地位，女性政治參與仍無法成為主流價值，

這說明性別主流化缺乏社會支持，社會觀感及大眾接受度也是隱而不見的重要

因素（Tan & Weiss, 2024, pp. 1-8），這成為在「緬甸之春」抗爭浪潮中青年世

代與婦女團體極力要改變的社會現象（“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 pp. 3-5）。

多數研究文獻均指出緬甸女性政治參與受到軍權統治及社會規範的制約，

但著重於翁山蘇姬的領導地位及女性參政的研究，惟女性在各級議會席次的

10 該報告以 “An Old Man’s World”的一個章節分析指出，後政變時代的新政治環境對應的傳統政
治樣貌，就是由年長男性政治人物主導及形塑的政治體系與政治文化（“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 p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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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並未促轉制度變革與觀念創新，尤以多數參政女性來自政黨運作及政治

菁英體系，11 一般女性的政治參與多受限於教育、資源及社會支持的不足（Latt  
et al., 2017, pp. vi-iv），整體而言，改革開放下的政治場域仍缺乏草根力量的廣

泛參與。對照相關文獻論點，本研究論述重點在緬甸的後政變情勢正在創造新

政治版圖，朝向由下而上驅動的政治及社會變革、更具草根參與的民主進程，

並首次提供女性參與民主的平等機會及賦權。除了專業的民運組織及傳統政治

菁英之外，對於普通個人而言，只要具備反抗軍事威權的意願，即使在缺乏從

屬組織、高層領導或從政經驗，亦可憑自由意志參與和平示威或前線的武裝戰

鬥，並能發揮領導力量。這樣廣泛的草根參與（grassroots participation）是先

前各類反對運動所缺乏的社會動能，也成為「緬甸之春」的重大特色，漸次翻

轉性別及社會框架，在社會動員、政策倡議、公共服務、爭取國際支持、跨境

連結及軍事支援等領域展現能見度及能動性，並開始改寫緬甸民運的主旋律

（Hser & Quadrini, 2024; “Resistanc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nd the Spring 
Revolution,” 2021），使得女性在民主參與角色趨於多元，並對政治體系及社會

文化發生結構性的轉變，這也呈現緬甸民主化進程與網路社會的形成所具去中

心化、分權化、自由言論及跨域連結的特性對緬甸政治發展的影響，並在反抗

威權中發揮策略性作用（Kim & Kim, 2025, pp. 1-11）。

參、後政變時期抗爭運動態樣及女性參與角色分析

2021 年 2 月 1 日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發動軍事政變，宣稱 2020 年的大

選結果無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隨即拘禁翁山蘇姬、總統溫敏等政府高

層，新任國會議員陸續逃亡海外，反抗軍政府的主力來自民間力量的集結。2021
年初正值緬甸國內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之際，醫護人員以發起公民

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施壓軍政府正視防疫緊迫，迫使

11 研究緬甸女性對民主化或參與民主抗爭的研究文獻，對於緬甸軍權及社會規範對女性的社會角色
之限縮，已建立共同的分析觀點，從一家戶長的絕對權力投射到政府與國家的政治權力體系，源

自家庭中男尊女卑的地位也形塑選舉與政治文化。然而，多數研究侷限在翁山蘇姬的影響力、中

央及地方選舉制度的改革、爭取立法機關席次的策略等，雖倡議提升婦女參政的機會，惟仍囿於

緬族中心的政治菁英的群體，其他異質性的婦女群體被排除在公共決策及民主參與之外。另對於

緬甸女權被視為西方女性主義的複製，侷限在城市為主的社會運動及倡議，過度強調女性自覺，

易被視為殖民主義的產物，較難引起社會共鳴（Latt et al., 2017, pp. 1-6; Tan & Weiss, 2024, pp. 1-20; 
Tu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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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民主秩序，惟未能奏效，軍方漠視且立場更趨強硬。從醫界發起的不服從

運動隨即擴及社會各界，加入更多行業的罷工行動及校園師生的響應，透過罷

工、罷課達到癱瘓軍政府的目的，以抵制軍方奪權、恢復民主。3 月 3 日近四十

名示威者身亡，聯合國稱為「最血腥的一天」（“Myanmar Sees Deadliest Day as 
38 Protesters Killed,” 2021），此後，軍方持續升高暴力鎮壓， 時入 5 月，和平抗

爭正式進入武裝對抗的階段，另一方面也激化國防軍與民族武裝勢力的長期衝

突，全國進入武裝動員狀態，遂使緬甸進入內戰狀態。反對力量主要來自全民

盟舊部、支持民主的民族武裝團體（Ethnic Armed Organizations, EAOs）、Z 世

代的年輕群體 12、草根團體等社會各界群眾，反威權、要民主的抗爭形成「緬甸

之春」的革命浪潮，最具代表性的符號為三根手指出現在各類抗爭活動中 13，亦

是揭示對於緬甸未來國家的願景：食指象徵廢除軍事獨裁與任何形式的壓迫統

治；第二根手指代表拒絕 2008 年軍方起草的憲法；第三根手指意味將緬甸建立

為聯邦民主國家。來自全國各地的民主抗爭匯聚「緬甸之春」的群眾革命，從

反政變、釋放翁山蘇姬的訴求，擴大到反軍事獨裁、反暴力與歧視，以及追求

國家民主及和平永續的終極目標。此係緬甸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對運動，亦是首

次由草根力量發動、組織動員的自主抗爭行動（Lubina, 2021, pp. 1-6），而來自

不同社會背景及族裔婦女的參與及發揮的影響力，讓女性成為維繫及催生抗爭

動能的核心力量，亦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一、全國動員的多元抗爭行動

「緬甸之春」的群眾抗爭形式主要分為和平示威抗議及武裝對抗兩大類，

相較過去民運型態，呈現更多元的參與者、抗爭行動模式及政治訴求，在各個

層次上都可見女性參與展現的主動性及能動性。多元異質的女性群體是重要特

色，分述如下：

12 緬甸「Z世代」泛指 1990年代末到 2010年間出生的網路原生族群，泛指 15至 34歲年輕群體，
占緬甸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在「緬甸之春」的反對浪潮中成為顯著的行動角色（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5-787; 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66-67）。

13 三根手指的手勢出自韓國「魷魚遊戲」影集，首次出現在泰國民運浪潮，後來成為緬甸對抗軍
政府奪權具代表性的手勢，成為東南亞地區民追求民主、對抗威權的象徵（“First Thailand, Now 
Myanmar,” 2021; “Three-finger Salut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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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群體層次

除傳統以緬族為主的民主力量，新興社會群體和多元民族族群的廣泛參與為

一大特色，包含青年、婦女、少數民族及性別倡議等長期被排除政治核心之外

的族群，這些族群構成「緬甸之春」的骨幹，深刻影響反抗運動的參與型態，

也凸顯緬甸從威權轉向民主化、網路世代形成、開放社會對擴大公民參與及女

性角色轉變的影響，主要的參與群體及特色分述如下：

1. 青年世代
緬甸有近 5,500 萬人口，青壯人口占約 43%，平均年齡 30 歲，男女比例

趨近（參圖 1）（Oo, 2024），成為催動「緬甸之春」的動能，展現年輕族群

的話語權及主動性（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1-784），14 成為串聯及強

化全國抗爭的關鍵力量。青年世代涵蓋 Z 世代、網路世代及千禧年世代的年

輕男女，成長背景對應緬甸自 2011 ～ 2020 年民主改革開放下政治、經濟及

社會自由化，擴大青年和婦女公共參與契機及場域，並在政策倡議及社會改

革展現聲量（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4-788）。年輕女性族群對軍政

府喊出「你惹錯世代了」（You messed with the wrong generation），成為具代

表性的口號（Hser & Quadrini, 2024; “Women in Revolution,” 2022）。這反映

出，相較於上世代，經歷過民主開放、經濟轉型，享有自由言論及社會流動

的青年世代更難接受軍事獨裁，對於威權壓迫的忍受度更低，因此政變之後

數日，反對聲浪隨即充斥於國內外各界，這便是有賴於青年世代發揮數位科

技及公眾論述的能力優勢，將反對軍政府的言論訴求透過各類虛擬平台向外

傳達，並迅速獲得國內外聲援，形成無遠弗屆的網路維權行動（Alotethama, 
2023; Lusan & Fishbein, 2021）。其中女性占逾半數，涵蓋校園學子及各行業

女性，有經驗豐富的活動份子，亦不乏初次參與民運的素人，更有知名網紅、

選美皇后等不畏曝光，反而以其高知名度號召各界加入抗爭（〈選美女王與

步槍〉，2021）。其中一些年輕女性在政變之前已熱衷關注公共議題及評論時

政，亦有從未參與公共事務或軍事活動，卻在政變之後共同活躍抗爭前線；

而對軍方造成嚇阻的「紗籠革命」（Sarong Revolution）亦由年輕女性族群 
 

14 該文作者之一 Saw Ner Dhu Da為實際參與抗爭行動的克倫族人，在文中敘述 2月政變之初在位
於克倫邦家鄉進行組織動員的過程（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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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起，15 青年世代的女性聲量及具體行動成為「緬甸之春」的重要特色 
（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76-85）。

圖 1　
緬甸人口年齡層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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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yanmar Digital Marketing Landscape 2024,” by N. Oo, 2024, Nan Oo 
Marketing, June 21, https://nanoomarketing.com/blog/myanmar-digital-
marketing-landscape-2024。

2.婦女群體
緬甸人口男女比例各半（參圖 2），婦女群體在和平示威或武裝抗爭中都

十分活躍且發揮關鍵作用。在青年族群疾呼拯救國家的聲量中，女性族群則是

15 該亦稱為 “Htamein Revolution”，係採用「紗籠」的緬甸語 “Htamein”，指的是緬甸女性穿著的下
身裙子，類似紗籠（Sarong）的長裙。在緬甸社會，婦女通常不能在公開場合或自家門前吊掛此
類衣物，被視為羞恥不當行為，因為觸及婦女經血將損及男性的精氣神（緬甸語稱之為 “hpon”），
因此，多數緬甸男性都懼怕接觸婦女的下裙。年輕女性便運用社會迷信，發動以紗籠向軍方抗議

的創意方式，獲得全國各地婦女的參與，相關討論見於下文，可參見Marlar與 Chambers（2023, 
pp. 79-82）、“Resistanc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nd  the Spring Revolution”（2021）、“With Htamein 
Barricades and Flags, Protesters Launch a Revolution within a Revolution”（2021）。

05-2-林佾靜_p071-108.indd   84 2026/3/3   下午 04:58:24



緬甸後軍事政變時期的民主抗爭：女性參與角色之探討及對緬甸政治文化的影響　85林佾靜

疾呼「性別無關乎革命，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Hser & Quadrini, 
2024; “Women in Revolution,” 2022）。婦女團體是另一股重要女力，深知回歸

威權體制將遏阻推動性別權益的努力，因此最早表明反對軍政府的立場，並透

過加入 NUG 以此獲得話語權及代表性，如深具影響力的「性別平等網絡」及

「緬甸婦女組織網絡」，各方推動婦權的資源及策略導入民運動能；此外，各類

婦女團體也導向反對軍政府的行動，並成為緬甸內戰危機中扶助救援的穩定力

量（UN Women, 2023）。緬甸自 1990 年代之後婦權運動趨於活絡，長期推動性

別平等、宗教與族群包容及反社會歧視等議題，在 2 月政變之後轉向反軍事威

權及推動政治變革的倡議動員，並將不同世代、區域、族裔的婦女群體串聯，

許多從未涉足公共事務的地方婦女開始組織動員投入抗爭行動，自主成立草根

團體，催生新一波的婦權運動。16 婦運團體在抗爭行動中發揮領導、協調及建立

跨域合作的功能，如「緬甸婦女聯盟」（Women’s Alliance Burma, WAB）串聯

不同婦女團體擴大示威抗爭規模。17 另一方面，具代表性的女性維權人士包括全

國團結政府閣員 Ei Thinzar Maung、海外民主運動人士 Thinzar Shunlei Yi、Wai 
Hnin Pwint Thon、工會領袖 Daw Myo Aye、克倫族和平運動人士 Naw K’nyaw 
Paw 及媒體記者 Tin Htet Paing 等，以其高能見度及豐沛聲量成為爭取國內外持

續關注及奧援緬甸民主抗爭的標竿人物（Aye, 2021）。

3.跨族群、區域及階層的擴散
抗爭運動一開始受到國際關注多是年輕女性出現在抗爭的前線上，多數來

自中上階層背景，後來擴及工廠女工、農村女性、變裝皇后、少數民族婦女、

羅興亞婦女、LGBTI 社群等長期受到社會歧視的女性群體，陸續加入或自組反

抗行動（Lau, 2021）。緬甸農村人口近七成，少數民族人口占逾三成，18 兩大族

群的加入，增添反抗運動的草根動能，尤以轉向武裝抗爭的路線之後，農村動

員與民族武裝勢力扮演日益關鍵的角色。從城市發動的反對運動擴及農村與邊

16 緬甸的婦權團體十分活躍，但主要限於城市地區，與國際組織交流合作關係較為密切，較缺乏草
根連結，這說明緬甸有七成的農村人口，農村社會深受父權主義影響，地方婦女對於參與公共事

務和婦女權益缺乏有利的社會環境及支持系統。
17 「緬甸婦女聯盟」是由 13個婦女團體所組成的聯合組織，活躍於緬甸人權、婦女權益及性平倡
議，並與國際的女權運動串聯（Lau, 2021）。

18 緬甸是多元民族的國家，有逾三成人口來自不同的少數民族，分布於印度、中國、泰國接壤的邊
境地區，包括欽族、克欽族、撣族、克倫尼族、克倫族、孟族及若開族等。隨著反抗運動轉入武

裝行動，民族武裝勢力成為影響情勢發展的關鍵角色（林佾靜，2024，頁 13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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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緬甸人口的男女比例（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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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yanmar 2024,” by PopulationPyramid, 2024, Population Pyramids of the 
World from 1950 to 2100,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myanmar/2024/。

境地區，匯聚更大的社會動能，許多原是教師、銀行員、成衣廠女工、農婦、

家庭主婦等平民婦女也都投入抗爭活動，亦有知名網紅及藝術人士投入其中，

從一開始的街頭抗議、不服從運動到走入對抗國防軍的叢林野戰。參與其中的

多數婦女在政變之前都未曾參與陳抗或軍事行動，如 2021 年 10 月在緬甸中部

成立的「苗鎮女戰士」（Myaung Woman Warrior）就是全由緬族婦女組成的武

裝團體，成員先前從未參與武裝活動，卻自主建立全緬第一個全女兵的游擊隊 
（Yuzana, 2022）。隨著內戰情勢的擴大，民族武裝勢力成為左右軍事及政治情

05-2-林佾靜_p071-108.indd   86 2026/3/3   下午 04:58:24



緬甸後軍事政變時期的民主抗爭：女性參與角色之探討及對緬甸政治文化的影響　87林佾靜

勢的關鍵力量（林佾靜，2024，頁 125-195），其中跨民族的婦女組織在後援整

合及前線作戰都發揮作用。 

（二）抗爭行動模式層次

政變發生後，全民盟國會議員與維權人士等民主勢力成為軍方緝捕的主要

對象，陸續流亡海外，在缺乏政治領導的真空，出現青年及女性等多元族群活

躍於反軍方奪權的各類抗爭活動，陳抗形式多元，並成為反對運動的核心力

量。不同於高度仰賴翁山蘇姬與全民盟政治菁英單一核心的領導模式及局部動

員，抗爭型態呈現權力分散、多元自主的動員型態，主要來自各方草根力量的

集結，形成沒有政治明星的大規模反對運動，引領青年、婦女及少數民族的加

入，形成跨越族群和區域的廣泛動員及草根參與。廣泛的草根參與是構成抗爭

運動的主力，顯示緬甸的民主運動已脫離政治菁英領導及政黨動員的模式，亦

不再侷限於特定階級及區域。隨著軍事鎮壓升高，和平抗爭進入武裝對抗的階

段，參與街頭抗議、不服從運動等活動份子轉入邊陲地帶尋求民族武裝團體的

庇護及軍事訓練，或自主組建民兵組織在各地區對抗國防軍。2021 年 5 月 NUG
成立人民保衛軍（People’s Defense Force, PDF），正式宣示對軍政府宣戰，全國

各地進入武裝動員的內戰狀態，在和平抗爭活躍的女性圖像再次出現在軍火搏

鬥的前線。隨著抗爭強度升高之際，女性角色更加顯著多元，民運領導者、募

資者及戰鬥者等各類角色並陳（Bhattacharyya, 2023），同時也呈現 Z 時代及網

路世代的特質，許多婦女善用網路、社群媒體等管道進行國內外的宣傳、倡議

及動員策略，將身處不同區域、社會、宗教、族裔背景的女性納入，並催生跨

域的對話合作關係，打破「緬族—非緬族」的藩籬，彰顯抗暴反威權不再是緬

族或男性專屬的革命事業，也是不分族裔的婦女群體共同的奮鬥，從而建構緬

甸反對運動的新態樣 （Than, 2024）。
緬甸的民主運動長期缺乏少數民族的支持及參與，然 2 月政變後，卻在短

期間內就獲得民族武裝團體及少數族裔維權人士的聲援，後者如長期推動多元

族裔婦權的青年領袖，分屬克欽族的 Esther Ze Naw Bamvo 及撣族的 Ei Thinzar 
Maung（Marlar & Chambers, 2023, p. 76）。另，少數民族婦運團體在串聯不同

族裔婦女群體及和平倡議進程的角色活躍，創立於 1999 年的 WLB 為最具代表

性組織，建立少數民族與緬族婦女團體的連結平台，倡議新族群關係及解構以

男性尊長為中心的衝突與安全論述，提倡納入女性角色的和平運動，並善用跨

國合作及國際倡議的策略，提高緬甸女性訴求聲量，彰顯多元族裔女性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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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和平進程的角色，已從流難民的議題延伸至國家政治發展的場域（Cárdenas 
& Olivius, 2021）。

（三）政治訴求層次

隨著不同社會群體的加入，也匯入不同的政治訴求，涵蓋提升性別平權、

婦女教育、勞動及公共參與權益、族群包容等議題，共同訴求已從要求軍方釋

放翁山蘇姬，擴及廢除 2008 年憲法、推動民主聯邦體制，並提倡族群、宗教

的相互包容，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民主抗爭漸次帶來催生國家變革及社

會革新的轉變力量，釋放長期被壓抑及邊緣化的族群如的青年、婦女、多元性

別、少數民族等，反對軍事獨裁的抗爭已經擴大至國家重建及體制變革（Moet 
& Bradley, 2024, pp. 1-4）。民主抗爭與婦權運動的合流，擴大女性參與的動機

及規模，反抗軍政府的同時也是提升女性角色及推動性平權益的奮鬥，如女性

維權人士喊出要根除遂行性暴力的法西斯軍政府，此一訴求獲得不分族群與區

域之女性群體的共鳴，這可說明為何公民不服從運動可以從大城市的仰光擴

散到欽邦（Chin State）山地，迅速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和平抗爭行動（Marlar 
& Chambers, 2023, p. 76）。其中，參與抗爭的婦女同時也提倡多元包容的政

治參與，致力推動建立有利女性參與的新政治環境，認為民主與婦權是相互增

強的關係，如「緬甸婦女國會議員網絡」（Myanmar Women Parliamentarians 
Network, MWPN）指出，2 月政變之後對婦女團體最大挑戰在於，以對抗軍

政府為優先目標而忽略女性在重建和平扮演的核心角色（Ebead, 2025）。長期

推動緬甸女權人士多為城市的專業女性，隨著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婦女加入民

運，引領新一波的女權運動（Perumal, 2024）。婦運團體的合作形成擴大草根

力量及賦權（empower）的協作平台及支援網絡，強化民主運動的社會動能，

並擴及跨宗教、族群與區域在國家團結、包容、公平正義等進行相互理解及對

話，有助化解社會偏見及族群仇恨，如克倫婦女組織、撣族婦女行動網絡、羅

興亞婦女發展網絡（Rohingya Women Development Network）、梅道診所（Mae 
Tao Clinic）、孟族婦女組織（Mon Women’s Organisation）、克欽婦女泰國協會

（Kachin Women’s Association Thailand）。女性遭遇軍方的人權迫害及人身安全

威脅險峻，但是並未消退女性持續參與抗爭，反抗威權的努力等同於反抗性別

不平等及對婦女各種形式的壓迫及歧視（Hser & Quadrini,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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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參與民主抗爭行動之角色分析

在反抗軍政府的過程，女性善用媒體網路及大眾文化元素，讓民主抗爭更為

普及化與庶民化，逐漸打破民運是緬族鬥爭、菁英階級政治以及民主只是男人

的事業的窠臼。相較於傳統民運，女性在「緬甸之春」的參與模式呈現百花齊

放盛況，不論在和平抗爭或在武裝對抗過程都展現主動性、獨立精神與創新思

維，呼應追求性別與社會平等的政治訴求，角色分析層次可區分為和平抗爭、

武裝戰鬥、爭取社會與國際支持，以及安全與和平的四大面向。

（一）和平抗爭的主動角色

和平抗爭呈現於示威抗議、網路及媒體聲援、公民不服從運動等形式。

2 月 1 日政變發生，隨即於 6 日在仰光出現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迅速擴及其

他城市。示威抗議由成衣廠的女工所發起，帶領首波街頭抗爭，城郊的眾多女

工響應湧入城市。女性醫護則是發動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先驅者，政府機關及各

領域從業的女性員工則是參與主力，總計約有數十萬的女性公務員參與其中，

企圖透過罷工、杯葛、拒絕軍方商業活動等行動以癱瘓軍政府（Aung, 2023; 
Bhattacharyya, 2023）。更多來自學校、醫衛、工會及人權組織的婦女相繼參

與，成為和平抗爭的核心力量，顯見女性的先驅及主導角色。其中，公民不服

從運動係最具代表性的和平抗爭，即係以女性為主導的非暴力抗爭模式，短期

內就擴大為全國性的反對運動，參與成員近八成為女性，涵蓋不同民族、地

區、宗教、職業的婦女，在城鄉各地倡議動員中扮演前線角色，而也有近四成

女性遭到軍方逮捕，這對緬甸的民主運動而言係為首例（Bhattacharyya, 2023）。
事實上，軍事統治期間已見緬甸婦女參與民主運動，如 1988 年大規模的學

運事件（8888 事件），有逾五百名女性的政治犯入獄，惟在該期間女性角色仍

多為從屬角色，重要性並未獲重視。直至 2 月政變之後，女性開始改寫緬甸民

運的主旋律。公民不服從運動除多數女性成員，其中擔任活動策劃及領導者超

過六成，包含公教機關職員（Hser & Quadrini, 2024; Khan, 2021）。2 月 9 日，

19 歲年輕女性 Thwate Khaing 在首都奈比多（Nay Pyi Taw）的示威抗議中遭警

方射殺身亡，引起各界震驚，3 月國防軍殺害數十人，其中包含年輕女性多人，

軍方的血腥鎮壓引領更多青年、婦女群體參與抗爭，形成「緬甸之春」的革命

浪潮。公民不服從運動是女性參與的序曲，也建構婦女在社會運動的領導角色

（Ebead, 2025）。隨著軍事鎮壓的擴大，和平示威抗議進入武裝抗爭階段，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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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依然顯著，被視為「無所畏懼的新女性」，在於彰顯女性也是對抗威權的一

份子，並致力打破男尊女卑的社會規範與制度（Beech, 2021）。

（二）投入武裝活動的戰鬥角色

在校園、街頭及城市示威抗議的青年學子及社會人士後來投入武裝戰鬥的

活動，轉往民族武裝團體接受軍事訓練，爾後進入人民防衛軍、民防組織或游

擊隊，投入軍事戰鬥、人員訓練、醫療救護、後勤補給等工作（Prae, 2024）。
女性成員進入人民防衛軍的支援體系，主要投入醫療、募款等後勤支援。另，

婦女也自主成立新的武裝團體對抗國防軍，如上述在緬甸中部成立的「苗鎮女

戰士組織」，就是第一個全由婦女組成的武裝團體，主要鎖定實皆省（Sagaing 
Region）的國防軍，約有介於 18 ～ 45 歲女性成員兩百餘名，自民族武裝團體克

欽獨立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學習製作地雷技巧，並提供前線使

用，組織的多數成員原本是普通學生、社會人士或農村婦女，政變前從未涉足

政治活動（Lusan & Fishbein, 2021; Yuzana, 2022）。少數民族地區的婦女則是直

接加入當地支持反抗軍的民族武裝團體，如克欽獨立軍、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 克 倫 尼 民 族 防 衛 軍（Karenni Nationalities Defense 
Force, KNDF）及欽族防衛軍（Chin Defence Force, CDF）等組織，如 KNDF 就

於 2021 年 5 月設立第一個女性作戰單位（Yuzana, 2022）。

（三）爭取社會及國際支持的創新角色

緬甸女性的公共參與長期都侷限在城市的專業階級，2 月政變後，農村及邊

境地帶的婦女成為地方抗爭的主力，從都市到農村，長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動之

外的平民婦女創造多元、非典型的民運人士態樣，跳脫政治菁英領導的傳統模

式（Than, 2024, pp. 64-25），即使在缺乏明確的領導組織，或缺乏政治參與經驗

的婦女亦能自主組建及策略動員，如除號召上街示威抗議，亦巧妙利用性別偏

見為對付軍方的武器，呈現反制社會偏見的創意思維。緬甸社會普遍認為男性

從女性的筒裙紗籠下走過將會喪失權力或榮耀，因此，為阻止軍警進入民家進

行逮捕行動，一些婦女便在街道曬衣繩上掛起紗籠旗海，並在街上佈滿女性衛

生用品，並貼在敏昂萊海報上，以此對自認為具男子氣概的軍方造成嚇阻效果

（Aung, 2023; Lusan & Fishbein, 2021）。緬甸女性發動的「紗籠革命」成功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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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特質及社會偏見運用於抗爭行動的創意，19 並喊出「我們的紗籠、我們的旗

幟、我們的勝利」（Our Sarong, Our Flag, Our Victory），在仰光（Yangon）、曼

德勒（Mandalay）成為風潮，並擴展至克倫邦（Kayin State）、克耶邦（Kayah 
State）、孟邦（Mon State）的邊境地區，反映紗籠是緬甸婦女共同服飾，亦共同

承受父權社會下的偏見歧視（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79-85）。這被視為深

具創意的陳抗模式，運用緬甸男性懼怕因接觸女性物品而喪失男子精氣的社會

心理，將被視為低層階級與不祥之物的女性紗籠「武器化」（weaponization），
進而對軍方侵擾造成威懾效果，並在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日成為主題活動，

獲得國內外廣泛能見度及支持，婦女們無需持有武器，只要將身上的布裙吊

掛在襲擊的軍警前方，輕而易舉的就能產生嚇阻效果，這也成為和平抗爭的

新 模 式（“Burmese Women at the Forefront of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2022; 

“With Htamein Barricades and Flags, Protesters Launch a Revolution within a 
Revolution,” 2021）。「紗籠革命」雖仍無法制止軍方升高的暴力鎮壓，示威者

更遭以褻瀆緬甸文化及佛教教義的罪名逮捕，但是其深層的意涵在於揭顯宗

教教義及父權制度對於貶抑女性的謬論（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81-82; 

“Resistanc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nd the Spriing Revolution,” 2021; “With 
Htamein Barricades and Flags, Protesters Launch a Revolution within Revolution,” 
2021）。

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催生「緬甸之春」的重要媒介，亦建構網路時代的緬

甸民運新型態，成為強化社會抗爭動能的創新工具。緬甸社會網路滲透相當

高，也有大規模的社群媒體使用者，20 其中尤以臉書（Facebook）成為社會串聯

與動員的主場（“Myanmar Military Blocks Facebook, Social Media as Pressure 
Grows,” 2021），對緬甸民眾而言，臉書已等同社會網絡，有近四成的緬甸人口

使用臉書，21 而 18 歲至 24 歲的使用者近 800 萬人（參圖 3）為眾數，年輕族群

掌握社群媒體的主導權，活躍的媒體人、社運人士、網紅、網路論壇也將抗爭

19 相關文獻也稱紗籠的緬甸語為 “Htamein”，指的是緬甸女性穿著的下身裙子，類似沙龍的長裙。
在緬甸社會，婦女通常不能在公開場合或自家門前吊掛此類衣物，將被視為羞恥不當行為（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79-82; “Resistanc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nd the Spring Revolution,” 2021; 
“With Htamein Barricades and Flags, Protesters Launch a Revolution within Revolution,” 2021）。

20 根據 2024年的統計，緬甸的網路使用者有超過 2,400萬人，網路滲透率超過四成；社群媒體使
用者近 1,900萬人，占總人口近四成（Kemp, 2024）。

21 2024年緬甸有逾 2,000萬臉書使用者，占緬甸總人口的 35.5%，其中以 18歲至 24歲的使用者為
最大族群，計有 790萬人（“Facebook Users in Myanma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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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大眾化、娛樂化及普及化，吸引更多民眾關注並聲援，如在數日內三根手

指的標示就成為反抗威權的共同符號，並與臺灣、泰國及香港的民運相互呼應

（Chambers & Dhu Da, 2024, pp. 781-784），尤如擁有高流量的網紅與廣大的網

軍推播抗爭訴求及軍方鎮壓的影音，短期間內就能引起高度關注並建立鮮明的

抗爭圖像。知名女性維權人士如 Thinzar Shunlei Yi 在政變之後組織大規模的示

威抗議活動，號召青年世代要奮起對抗威權專制，另廣在國際主流媒體闡釋緬

甸抗爭的正當性與決心，使得緬甸議題受到國際關注的熱度，同時也凸顯新世

代緬甸女性在民主抗爭的政治訴求及堅韌圖像。22 即使是一般民眾也可如同新聞

記者隨時上傳軍方暴行，周知國內外各界，以此突破軍方的新聞封鎖或是散布

假訊息，並號召更多社會群體加入聲援行動。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成為對抗軍

政府的活躍前線，起自仰光的公民不服從、紗籠革命等示威抗爭透過網路傳播

與連結，成為遍及全國各地的活動。這也說明為何軍方於政變後立即封鎖網路

及大舉鎮壓網路異議份子的原因。新世代的藝文人士、性平倡議者、變裝皇后

等則是透過街頭表演、諷諭圖文等表現形式聲張民主，將抗爭行動形塑成如同

嘉年華會的歡欣氣氛，呈現有別於傳統民運苦悶悲壯的社會情緒。

女性爭取國際民主及婦權社群的聲援獲得許多關注，如 MWPN 於 2022 年

成立，為跨黨派及各級議會的婦女政治組織，由 2020 年新當選的女性議員所組

成，代表 13 個族群，催生促進女性參政及推動性別的政治制度與法律架構，並

在 NUG 中發揮影響力，另也成為在聯合國、東協等重要國際場域爭取支持與奧

援的平台（Ebead, 2025）。

（四）安全與和平的維護角色

地方婦女團體成為戰亂期間重要的人道援助及社會服務角色。如同所有戰

爭及衝突下女性身處高度脆弱的安全環境，武裝情勢升高，伴隨數百萬計人口

的流亡、飢荒、貧困，國家及社會安全幾近崩解，婦女遭遇更嚴峻的暴力及威

脅，包括性暴力與性剝削、強制婚嫁、人口販運、異常的勞動遷移等（Fishbein, 
2023）。許多設立宗旨各異的婦女組織也投入反抗行列，除支援反抗軍控制地區

的人道援助及公共服務外，亦在軍政府控管區域提供急難救助、政治犯法律扶

助、呼籲國際制裁及武器禁運的訴求等。尤以在衝突嚴重的地區，由婦女自主

22 Thinzar Shunlei Yi為國際知名的緬甸女性維權人士，1991出生的 Z世代，長期關注緬甸人權議
題，2012 到 2016年間積極建立青年公共參與的平台；2月政變後頻繁公開在國際媒體闡述緬甸民
主抗爭的實況，成為軍方緝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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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緬甸臉書使用者人口比例（2024年 2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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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Facebook Users in Myanmar,” 2024 April, NapoleonCat, https://napoleoncat.
com/stats/facebook-users-in-myanmar/2024/04/

組成的地方組織成為主要的安全庇護者，提供受暴婦女身心關懷與支援，如在

遭受砲火嚴重襲擊的克倫尼邦（Karenni State），當地的婦女團體克倫尼全國婦

女組織（Karenni National Women’s Organization）提供受難婦女所需的庇護協

助；在泰緬邊境，由克倫族難民 Cynthia Maung 醫生長期設立的梅道診所則是提

供逃離戰火的難民基本的醫療救助及生活所需（Perumal, 2024）。此外，一些女

性善用網路社會的傳播及連結特性，以反制軍政府的網路控制及迫害，如由一

位參與罷工女性工程師的小型團隊就可監控軍政府的網上活動，以反監控技術

保障抗爭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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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政變民主抗爭的女性參與對緬甸政治發展之
影響

「緬甸之春」的群眾抗爭被視為緬甸史上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也是緬甸

女性群體參與最為廣泛及深入的抗爭行動，自 2021 年迄今，女性參與各類抗爭

活動高達六成以上，也建立不分男女老少、跨越階級、族群及世代差異、深具

草根參與的民運型態。參與的女性展現的強烈動機在於阻止軍事統治的復辟，

要求重建民主，更深層的是對既有政治文化與社會制約的抗拒及反動，軍政體

制延續意味性別不等及壓抑的惡化（“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 Moet & Bradley, 2024, pp. 1-4）。在參與紗

籠革命、街頭游擊戰、邊境武裝對抗等抗爭活動中，婦女族群一開始的訴求在

於釋放翁山蘇姬、恢復民主政府，後來對軍政府的反抗動力來自父權主義的反

動及抗拒。女性的民主參與不僅凸顯全民的反對運動，也是首次正視到軍權與

父權主義強化極權與宰制的相互增強的關係，從結構及制度排除青年與婦女公

共參與的機會；另也凸顯緬甸女性人口逾半，但卻長期處於政治、經濟及社會

邊緣地位，並遠離國家建立民主與和平進程，這也是緬甸女性遭受社會歧視與

暴力的源頭。而在 2 月政變之後，緬甸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版圖形貌中，女性角

色受到重視與抬升。23 女性開始成為捍衛民主自由的先驅者，成為驅動政治及社

會變革的推手，除恢復民主的訴求外，也致力提升婦女權益及地位，並盼參與

國家重建及社會變革的過程。女性示威者反抗軍權對民主自由的剝奪，並擴及

對抗根植於父權主義的社會制度及政治文化，女性參與者企圖打破世代、社會

階級、族群及宗教的藩籬，重新找回屬於女性的社會動能與公共空間。

一、重新找回女性社會動能與公共場域的主過程

政變前十年的婦女運動主要由專業的公民團體所領導，著重施壓民意代表催

生法制及政策變革，反映國際女性主義的潮流，凸顯女性遭受的社會歧見與性

暴力，以及提倡多元性別權益及擴大女性的政治領導，然而，這個時期的示威

抗議杯葛等施壓政府的作法並未獲得社會關注，對於促成政府改革的成效有限

（Than, 2024, pp. 4-10）。這也呈現在提倡婦女公共參與的進程中，遭受阻礙有

23 緬甸後政變情勢下的新政治圖像可歸納為三大特色 : 青年世代的領導角色、女性打破社會窠臼，
以及建立新的民主國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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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政治文化及社會認知所形成隱而不見的限制，如同多數的東南亞國家，緬

甸女性參政呈現家族政治型態，深受政黨政治影響，雖然一般女性逐漸獲取更

多政治參與的機會，但在政治領導方面卻受到限縮，共同問題包括社會普遍認

為男性是更好的領導者，女性擔任政治要職人數下降趨勢，反映出國家機關的

壓抑作用、性別偏見及資源支持不足等結構性及規範性的限制，這也同樣出現

在女性在草根公共參與領域，認為女性缺乏教育及資金較難揮影響力，女性政

治參與通常來自政商合流的傳統以及仰賴政黨運作，草根力量很難進入政治核

心及公共決策，反映出家長式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經濟結構對女性公共參與的限

制。此外，極端的宗教及性別歧視也是另一個障礙，如仇視輿論、網路暴力、

仇恨言論等，對於倡議民主或婦權的女性領導者而言易造成恫嚇施暴的目標

（Sinpeng & Savirani, 2022, pp. 6-8）。
2 月政變後，在缺乏男性領導之下，緬甸婦女成為反對運動組織動員的主

力，投入街頭抗議、人民防衛軍、民兵游擊隊、民族武裝戰鬥，翻轉角色限

制。軍方大規模侵擾社區民宅，婦女群眾發動的「紗龍革命」對軍方造成威懾

效果，這便利用父權主義迷思的創意發想，將性別歧視「武器化」，對抗軍事獨

裁的同時也是對抗父權主義下的歧視及壓迫。緬甸民主化累積的社會動能轉入

「緬甸之春」，並注入推動女性權益及性平的訴求，要在國家重建的過程尋求

女性新的政治及社會意涵，結合反軍事獨裁及打破社會對女性偏見兩者的理念

（“Women Risk Danger to Protest the Military Coup in Burma,” 2022）。

二、重建及新創女性的政治及安全角色

在後政變時局情勢變遷中，女性群體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匯聚新舊女

力的動能。2010 年後的改革開放，促使公民社會力量的蓬勃發展，連帶也活絡

女性公共參與的動能，許多女權、多元性別權益相關議題及組織活躍。這股女

力也成為反威權的抗暴力量，並活化及新創女性社會參與的動能。許多長期提

倡婦權人士成熟運用政策倡議及社會動員的策略在反威權的社會行動，透過影

像、外媒專訪、創意文宣、社群平台連結等方式，引起廣泛社會共鳴與國際關

注，如獲同樣是威權政體的柬埔寨、寮國及泰國的婦女組織聲援。在國內許多

新興婦女團體成立，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從城市到鄉村，都可見婦女活躍的公

共角色，並提升到政治及安全角色。在影子政府成立之前，作為跨族群的反抗

陣線協作平台—全國團結諮商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nsulta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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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C）及性別聯合協調委員會（Joi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n Gender）中

均見女性的積極參與，並與多元族群共同催生 NUG，其中有多位女性閣員，位

居要職的包括 : 外交部部長 Zin Mar Au 是仰光地區的女性國會議員，因長期投

入社運曾遭關押長達 11 年；商務部部長 Khin Ma Ma Myo 為投入民運與性別權

益的禪族女性；青年與婦女部部長 Hla Hla Soe 為提倡婦女權益的克倫族女性；

青年與婦女部副部長 Ei Thinzar Maung 則年僅 26 歲，為緬甸史上最年輕閣員

（“Who’s who in Myanmar’s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2021）。影子政府的組

成凸顯緬甸女性長期受到壓抑的政治角色逐漸獲得釋放（“Break the Bias,” 2022; 
Lau, 2021），相較於翁山蘇姬領導的政府，全國團結政府更重視多元民族及女性

的決策與領導角色，前者關乎武裝對抗的成敗，後者則關乎爭取草根力量的奧

援。

女性勇於發聲並扮演先鋒角色，認為和男性同是拯救國家的力量，成為翻

轉女性社會角色的思潮（Lusan & Fishbein, 2021），女性是軍事獨裁及戰亂流

離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必須成為恢復民主及重建和平的重要力量（Cárdenas 
& Olivius, 2021, pp. 347-366）。和平抗爭的初期，示威者已多為女性，許多青

年女性亦在街頭及網路社群聲援號召群眾反抗軍政府，首度挑戰以男性為主的

民運型態，反抗軍權也是挑戰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傳統，女性也最先遭遇軍方鎮

壓而罹難，3 月 3 日軍方射殺 19 歲示威者 Mya Thwe Thwe Khine，是第一起

遭軍方殺害的事件，引起公憤，亦是促使群眾和平抗爭轉向武裝對抗的重要事

件（“Breaking Gender and Age Barriers Amid Myanmar’s Spring Revolution,” 
2023）。參與抗爭的女性，已跳脫男性輔助者或跟隨者的窠臼，約有半數女性

在許多公共及政治領域扮演新角色，尤以催生民主聯邦體制的進程中，婦女代

表的話語權大幅提高，婦女權益及政治參與成為主流議題（Hser & Quadrini, 
2024），如在全國團結政府制定新憲「民主聯邦憲法」（Federal Democracy 
Charter）中設立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委員會，並擴大女性在政府決策的角色，

人權法案中也納入性別平等、婦幼權益及禁止在種族、信仰、性傾向等的歧視

（Ebead, 2025）。民主抗爭與促進婦權的合流說明女性觀點的政治及安全論述獲

得重視，MWPN 推動新政府中女性參政的機會，認為雖然緬甸政府正處於衝突

危機當中，但是推動女性的政治參與及公共領導仍是刻不容緩的目標，女性必

須成為和平重建進程的一環（Ebead, 2025）。
緬甸是全世界內戰歷時最久的國家，女性長期為衝突暴力、流離失所及貧困

下的受害者，但戰爭與和平反映父權主義的安全論述，女性被排除在安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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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從未成為衝突解決及重建和平的行動者，如在 1989 ～ 1995 年間軍政府

與民族武裝勢力停火談判的過程，亦缺乏女性參與的角色，使得在戰爭與和平

議題上無法凸顯女性遭受的身心暴力及生存窘迫，無法呈現女性觀點的安全論

述（Cárdenas & Olivius, 2021, pp. 349-355）。「緬甸之春」的浪潮使得反抗威權

已與女權運動合流，爭取民主與婦女權益是一體兩面，戰爭與和平不再是男性

主導的場域，女性更是暴力衝突中的受害者，因此，必須成為衝突解決、維繫

國家和平及建構社會平權的能動者角色。緬甸婦女從參與反對運動擴展催生到

國家重建的進程均展現主導權及話語權，逐漸跨越父權及緬族中心的政治與社

會框架，自獨立前後至後政變時期的新舊婦權勢力在此交會匯流，婦運、民運

及族群關係三股動能相互整合，並在網路社會及青年世代的加持下，形成新一

波的女力動能，不僅引領緬甸女性的新思維，也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邊緣化的族

群帶回政治場域。

三、建構婦權與民運是一體兩面的相關性論述

緬甸的女權運動在獨立前後已蓬勃發展，但在宗教文化及軍事統治的雙重影

響下，婦權倡議受到壓抑，認為是西方殖民產物的負面意涵，亦有損及社會安

定的基礎。鑑此，婦女運動的社會支持薄弱，且訴求分散，族群、宗教、城鄉

等差異造阻礙跨域對話與合作，並無法形成有力的改革力量，直至 2 月政變之

後，軍政府成為婦運團體的共同敵人，因此出現首次整合的抗爭行動，並反饋

到婦權及性平權益的推進。女權運動人士就指出，爭取婦女權益與為民主而戰

的理念都是追求自由平等，因此，將女權運動認為是西方產物而不適合緬甸社

會是一種標籤化及刻意排除，因為民主也是西方產物，為何緬甸人民要為此犧

牲流血呢 ? 隨著示威抗議的擴大，即有婦運人士提出「不要獨裁專制，也不要

父權體制」（No to dictatorship, no to patriarchy）的訴求（Lau, 2021）。從已公

開的維權婦女專訪紀錄可察，參與抗爭的女性雖然害怕軍方的暴力迫害，但是

更害怕回到沒有言論自由、希望與夢想的黑暗時代，深受父權主義的宰制。相

較於 1988 年民運的訴求，「緬甸之春」因有廣大女性族群的參與，而將民主抗

爭直指對抗維繫軍事體制的父權價值及傳統規範，見於抗爭訴求涵蓋廢除 2008
年憲法、建立民主聯邦、終結威權主義及針對女性的歧視（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76-79）。至此，民運與婦運的社會動能開始匯流而相互支援，不僅彰

顯女性權益與性平與民主化進程息息相關，也是國家和平與安全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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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公共角色的提升將有助於民主的鞏固與深化，這對許多東南亞國家而言影

響深遠。對於許多東南亞國家而言，雖民主改革及促進婦權的社會力量擴大，

但是民主與婦權常是兩條平行線，民主被化約為男性的政治事業，與女性無

關，而推動性別平權的維權人士則被視為複製西方價值的外來者，這隱含女性

的公共角色缺乏社會支持基礎，性平概念無法成為社會共同價值的一部分。

在民主抗爭中，緬甸女性在組織動員、議題倡議、國際發聲及和平或武裝抗

爭呈現的多元與創新型態，呈現女性參與民主的新圖像，網紅、家庭主婦、農

村婦人、醫師、藝術工作者等各領域的女性都可成為對抗軍事獨裁及衝突暴力

的一份子。相較 1988 年民運，女性參與囿於仰光、曼德勒等政經中心的緬族知

識份子及女權人士，且角色不顯，「緬甸之春」中的女性角色位居核心地位，連

結不同世代、族群、社會背景及宗教女性參與其中，並將性別主流化與民運相

互結合，促使更多主流社會之外的婦女願意投入反軍事獨裁的行列，伸張女權

及打破性別與社會階層的禁忌及汙名化，廣大的草根女力成為一股新興抗爭力

量（Than, 2024, pp. 4-10），並逐漸突破緬甸婦女性別角色及公共參與的限制，

催生新一代的婦權運動，進而驅動政治制度與社會變革。

此外，婦女援助團體也強化民主的草根力量，緬甸自建國以來漫長的內戰期

間，催生許多難民救援及安全保障的婦女組織，這些組織在 2 月政變之後成為

建構跨族群及跨區域的協作平台，並展現國際連結倡議的動能，持續讓國際社

會關注緬甸危機。除彰顯女性是促進民主與和平之重要角色，另也呈現在當民

主抗爭成為全面的草根運動時，不僅創造女性爭取民主自由的場域，同時也揭

示將女性重新帶回國家場域之於建立永續國家和平及包容、開放社會的必要性

與重要性。

四、解構男性尊長主導的政治文化

政變迄今，來自不同族裔與背景的許多女性甘冒生命危險、遭遇暴力傷害

及家庭離散，仍持續投入示威及武裝活動，其強烈動機在於亟欲掌握此次民主

浪潮，根本性解構長期被軍權、父權主義及性別偏見形塑的國家體系，並在重

建民主與和平的過程，重新納入女性的角色。換言之，緬甸女性參與反抗軍政

府奪權鎮壓的同時，也在解構緬甸政治發展長期以來由家長制主導支配的社會

體制及政治文化（Federer & Wai, 2024），民運與婦權運動匯流，在國家重建的

過程重新檢視及賦權女性的公共參與和社會角色，並建構女性是國家民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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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全及發展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認為女性應成為建構國家安全

及社會和解共容的重要成員。隨著女性參與抗爭的人數增加，從反對政變到對

抗父權主義，顯示「緬甸之春」不僅是訴諸體制變革，更多是社會覺醒及重新

建構國族認同的歷程，覺察到後者才是助長軍事獨裁與社會對抗的源頭，更多

女性民運人士疾呼將女性排除在民主抗爭之外將弱化對抗軍方的力量（Hölzl, 
2024; Moet & Bradley, 2024, pp. 1-4）。

翁山蘇姬在 2016 ～ 2020 年作為國家實質的領導人，雖被視為建立緬甸女

性參政的里程碑，但一方面受到軍方箝制，另一方面領政的全民盟承繼緬族男

性主導的型態，並未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而且民主運動高度仰賴組織化的領

導與動員，政黨之外的個人很難進入政治及公共決策的核心。2021 年的「緬甸

之春」對於參與女性而言，不僅是爭取民主或建立聯邦制政體的抗爭，同時也

是對抗父權體制的宰制（Gyo, 2024），為緬甸未來的國家體制及社會發展帶來

結構性的轉變，對於緬甸的政治文化也帶來新反思與形塑作用。第一，鬆綁並

拆解切割「我者」與「他者」的族群、宗教、性別及區域的對抗關係，在缺乏

政治明星或主流族群的領導真空下，草根力量首度主導民主運動，而又以長期

遠離政治場域的女性族群為抗爭主力，意味捍衛民主自由不再綑綁在政治菁英

的階級，尤以網路世代及青年族群受到的啟發最為顯著，也將重新檢視既存性

別歧視及族群對立緊張關係；第二，在建構／再建構國家和平與安全制度及論

述過程中，女性將從暴力受害者及被動者的角色轉變為和平創造者及主要建構

者；第三，女權運動不僅在於對抗父權體系下的宰制支配關係，改變女性經濟

及社會的易損性（vulnerability），正視衝突暴力及性別歧視下的戕害，更是重新

將女性帶回國家及社會核心領域的歷程，排除女性話語權和參與權的國家體系

及社會制度將難以建立國家的民主深化與永續和平；而在女性返回公共場域的

過程，也正在形塑緬甸新的政治版圖（Marlar & Chambers, 2023, pp. 65-99）。

伍、結論

緬甸女性在參與反抗軍政府的示威抗議、前線作戰、戰區支援、募款、國

際發聲及社會宣傳倡議、公共服務、人道援助等都發揮主動性及策略性（Hser 
& Quadrini, 2024），並成為抗爭的主力。參與抗爭的群眾超過六成是女性，來自

不同族群、宗教及地區之草根力量的廣泛參與，同時也匯聚新舊女力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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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不同世代及社會背景女性的自主行動及協力合作的多樣性型態，涵蓋千禧

年、Z 世代的青年女性、中產階級的社會女性、婦女團體及民運組織等多元女性

群體。民主抗爭及提倡婦權的兩股力量匯流，在反對軍事獨裁、恢復民主的共

同目標下，逐漸擴及反對性別暴力與歧視、提倡性別平權等訴求，深層意涵在

於抗拒及改變父權主義下對性別、族群、宗教與政治文化中的排除和邊緣化的

制度與規範。參與抗爭的女性運用網路社會、性別偏見及大眾文化等特性進行

抗爭，不僅正在改變緬甸政治文化，同時也呈現出另一種女性視角的反對運動

與政治訴求。

自英國殖民至獨立初期已見緬甸女性推動反殖民、反軍事獨裁、民主與人權

的努力，然而在佛教立國及軍事統治的雙重制約下，父權主義充斥在緬甸政治

及社會規範，男性被視為主宰國家、社會及家族權力的顯性角色，女性是從屬

家庭的隱性角色，緬甸政治發展長期受到男性尊長的主導，建立根深蒂固的家

長制政治文化。翁山蘇姬在 8888 學運事件後成為民主共主，為最具影響力的女

性政治人物，直至作為緬甸實質的國家女性領導人，都未能改變男性中心的政

治版圖。直至 2 月政變，緬甸的社會反動力量被釋放出來，而女性在各類抗爭

中發揮的主動性及能動性顯著，來自青年世代及草根力量的女性，跨越世代族

群、宗教及區域的各股力量結合在反軍事獨裁、爭取民主的共同目標，並擴及

建立民主聯邦、社會公平正義及婦權的倡議，隱而不見的是對軍權體制及父權

主義的反動，並盼藉由此次契機，重新將女性角色帶回公共及政治場域。政府

軍與反抗軍進入軍事對抗之後，女性也轉向武裝組織活動，放棄非暴力的抗爭

手段凸顯要阻絕軍方長期的社會壓迫及暴力形式，盼透過賦予婦女武力，免於

遭受暴力迫害，呈現女性的手不僅用來搖搖籃，也有能力對軍政府進行武裝抵

抗，從而建構民主體制與婦權保障是相互連帶的關係。

「緬甸之春」成為全國性的群眾革命，規模前所未見，以民主對抗獨裁取

代緬甸自建國以來緬族對抗非緬族的社會對立關係，並脫離以翁山蘇姬為中心

的政治領導，呈現更年輕、更主動及更勇於對抗的特性（黃瑞黎、Paddock，
2021），女性參與蔚為主流，並與女權運動相互呼應，從一開始的終結軍權、

釋放翁山蘇姬的訴求，延伸到促進性別平權、婦女參政及共同建立新國家的訴

求，並認為女性是重建國家民主與和平的一環，是捍衛民主體制及衝突解決的

重要行動者，提出新的安全論述，戰爭與和平並不僅是領土及政治爭奪，更是

涉及性別暴力、宰制與不公的形式。

「緬甸之春」象徵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發動集結的民主抗爭，對緬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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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民主政治及族群關係的發展正在發生全面性的影響，同時也對於緬甸女

性的社會角色及政治參與產生根本性的轉變。從街頭抗議、公民不服從運動、

網路聲援到街戰、游擊戰的軍事現場，都可見參與女性正在參與重建民主及和

平的進程，反映出民主化、網路世代及公民社會的涵化，並引領出女力領導的

民運模式，而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釋放長期受到宗教、族裔、軍權及父權主義壓

縮的社會動能及政治場域，以及杜絕任何性別暴力及歧視的形式。這也反映來

自各方女性群體的抗爭訴求看似分歧、各自表述，實則都已表達對結構性及系

統性社會排除的反動，因此可以不分族裔及城鄉差距，緬甸婦女共同以紗籠嚇

阻軍方以示抗議，催生更具多元及包容民主參與為其等共同的願景，這也說明

為何廢除 2008 年憲法及建立民主聯邦成為女性抗爭的共同目標，期盼建立去軍

權化及去緬族中心的政治體系與文化。尤以緬甸是多元民族的國家，男女人口

各半，女性的民主參與扮演促進社會對話及化解族群對立的橋梁，彰顯性別和

族群平等與衝突解決及民主發展息息相關。

緬甸女性在「緬甸之春」的角色受到國際媒體及東南亞女性研究學者的關

注，或受到過度誇大，但女性參與的意涵在於彰顯這場民主抗爭屬於緬甸所有

階級及族裔的重要性，並正在形塑緬甸政治發展的新貌。當前後政變時局情勢

不定，軍政府與反抗軍對峙未歇，軍方武力鎮壓持續，未來值得關切的是，

身處衝突與犯罪暴力下的女性族群的安全危機與因應韌性；另一方面，女性在

NUG、少數民族政治組織及地方團體中的決策與領導角色和政策倡議，以及社

會大眾對於性別認知、國族認同及政治文化的新思維，都是後續重要的研究觀

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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